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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偏离份额法对工业投资的“结构红利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１）总资本生产率增

长率主要来源于产业或各省份工业的内部增长效应，结构变迁效应并不显著，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

动只是阶段性现象。（２）从三大 产 业 视 角 来 看，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 总 资 本 生 产 率 增 长 率 的 主 要 来 源 是 产 业

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负值居多，说明结构红利现象不明显，但２０１１年

以来连续呈现结构红利现象；动态效应在整个时间段内正值居多；在三大产业中，第 二 产 业 对 总 资 本 生

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最大。（３）从 分 省 视 角 来 看，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 总 资 本 生 产 率 增 长 率 的 主 要 来 源 是 各 省

份工业的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对总资 本 生 产 率 增 长 的 贡 献 负 值 居 多，２２年 时 间 里 只 有６年 出 现 结

构红利现象；这一时期动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正值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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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投资作为发展工业的主要手段，在提高企业竞争力、拉动经济增长、推进工业化进程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在当前经济增速换挡、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工业投资更是被赋予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保持

经济平稳增长的历史新使命。计划经济时期，工业投资比重居高不下，一直维持在５０％左右①。１９７８年改

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国家开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工业投资比重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下降，但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的重工业化趋势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产业振兴政策等使得工业投资

比重再次呈现上升趋势。
工业投资，即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从本质上来说属于要素投入方面的因素，是关于资本如何在工业领域

进行流动和配置的问题。现代增长理论中，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来源。然而，现实环

境中人们更多关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调生产过程中的科技投入，对要素的流动、配置问题未给

予足够重视。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行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投资拉动的高增长给我

国经济带来了腾飞。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势头有所减弱（见表１），在此背

景下，舆论中唱衰投资、否定投资前景，认为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论断层出不穷，可以说，这

些观点片面地从规模效益的角度评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忽视了要素背后流动和配置对经济增长

可能产生的影响。表１显示了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工业及资本因素对ＧＤＰ增长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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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及资本因素对ＧＤＰ增长的拉动作用 ％

年份 工业对ＧＤＰ的拉动 工业投资占比 Ｋ对ＧＤＰ的拉动 年份 工业对ＧＤＰ的拉动 工业投资占比 Ｋ对ＧＤＰ的拉动

１９７８　 ５．１５７１　 ７．４２５４　 ７．８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２．９２４９　 ７．７７０１　 ２．３０００

１９７９　 ３．３１１２　 ６．２６３９　 １．５０００　 １９９９　 ３．１８１４　 ７．０２４５　 １．７０００

１９８０　 ３．４２５８　 ８．４９０３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４５２７　 ７．１８３８　 １．９０００

１９８１　 ２．１３６５　 ７．２７３０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３．２０４２　 ７．１３４５　 ５．３０００

１９８２　 ３．７３７６　 ８．０２９２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３．７６８２　 ８．０６４３　 ３．６０００

１９８３　 ４．３８３１　 ８．１３４０　 ３．６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４．２３０２　 １４．８６４５　 ７．００００

１９８４　 ５．９１９３　 ７．７９０３　 ６．４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４．２６７５　 １７．１６２９　 ６．２０００

１９８５　 ５．０４６１　 ８．７６５２　 １０．７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４．５３６５　 ２０．１３５６　 ３．８０００

１９８６　 ３．３１５９　 ９．７４１５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５．５９０５　 ２１．５７９４　 ５．５０００

１９８７　 ４．４０３２　 １０．４１０３　 ３．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６．０７５９　 ２２．１４８２　 ６．３０００

１９８８　 ４．３２７９　 １０．４５７９　 ６．３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４．１６４０　 ２３．５９９９　 ５．１０００

１９８９　 １．６３３４　 ８．４１５０ －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３．３６２６　 ２７．００１８　 ８．１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１．５０００　 ８．４７８２ －２．９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４．１１７９　 ２７．９１５６　 ７．１０００

１９９１　 ３．４０２４　 ８．７７２５　 ３．５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５８９４　 ２６．３８８６　 ４．４０００

１９９２　 ５．３６１４　 ８．９９０３　 ７．５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３．３２４８　 ２８．５９６０　 ３．４０００

１９９３　 ５．４３２２　 ９．９３４０　 ７．７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２．６５２０　 ３０．５７４１　 ４．３０００

１９９４　 ５．２６４８　 ９．６４２２　 ４．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３．０１４１　 ３１．７３９５　 ３．４０００

１９９５　 ３．８３４８　 ８．８６２９　 ５．１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２．１９６７　 ３２．１０２４　 ２．９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４．１５３１　 ８．４２５３　 ３．４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２．２３１７　 ３０．７６２６　 ２．８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３．９７７０　 ８．１６１０　 １．４０００

　　注：①工业对ＧＤＰ增长的拉动＝工业增加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乘积，其中工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和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工业投资占比表示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比重，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的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１９９５—２００２》；③Ｋ表示支出法角度
下的资本形成总额，Ｋ对ＧＤＰ增长的拉动数据选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现实经济中，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往往导致要素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有选择性的进行流动和重新配置，
从而影响整体经济增长。钱纳里等［１］针对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结构红利假说”，即认

为由于经济中各部门之间存在着效率差异，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表现不同，当要素从

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生产部门流向高生产率或者高生产率增长的生产部门时，就会带动社会整体

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关于要素流动引起经济增长形成“结构红利”的主要解释。实际上这

一思想在Ｌｅｗｉｓ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中早有体现［２］。Ｌｅｗｉｓ认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代表高生

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低生产率传统农业部门不断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传统

农业部门流向现代工业部门，导致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社会整体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该理论

中劳动力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就代表着要素的流动和配置。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工业普遍的产能过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投资效率低

下的客观事实，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渐式微，那么，工业投资是否还能很好地服务工业发展？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投资是否存在结构红利现象？其变化趋势如何？本文将对此进行深入分析，采用偏离份

额法，分别从三大产业和３１省市视角对中国工业投资结构红利进行测算，并给出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研究综述

针对要素流动引起的“结构红利”现象，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Ｔｉｍｍｅｒ等［３］考察了印度、印度尼

西亚、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１９６３—１９９３年间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结果发现只有

印度支持结构红利假说但影响程度较小。Ｐｅｎｅｄｅｒ［４］利用结构红利假说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之

间的关系，认为当产业间生产力水平存在差异时，提振经济的方法来源于两方面，一是营造有效的市场大环

境，改善生产要素的分配状况，进行合理的结构性调整，二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破除行业间要素流动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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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Ｃａｌｄｅｒｏｎ等［５］通过收集１２１个国家１９７０—２０００年的劳动数据，使用矩估计法，发现要素流动对长期经

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Ｃｏｒｔｕｋ等［６］基于ＶＡＲ模型和Ｇｒａｎｇｅｒ检验研究了印度１９５１—２００７年结构

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间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Ａｌｄｒｉｇｈｉ
等［７］使用偏离份额法（Ｓｈｉｆｔ　Ｓｈａｒｅ）研究了１９世纪以来巴西工业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结果发现巴西制造

业增长具有明显的结构红利现象，从偏离份额法计算结果的构成来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巴西工业内部生

产率的提高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高于由劳动力流动引起的结构调整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８０年代以后这一

形势出现了逆转，劳动力流动引起的结构调整对解释巴西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变得相对重要。
国内研究中，郭克莎［８］认为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不同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对社会整体生产率水平

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吕铁［９］从整体和局部的角度使用偏离份额法对１９８０—１９９７年我国的制造业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除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外，劳动力投入结构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李小

平等［１０］使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我国省际工业数据对比分析了传统偏离份额法和考虑 Ｖｅｒｄｏｏｍ弹性的偏离份

额法两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偏离份额法结果显示这一

时期资本要素流动存在 结 构 红 利 现 象，劳 动 力 流 动 对 我 国 省 际 工 业 生 产 率 增 长 作 用 并 不 明 显；考 虑 Ｖｅｒ－
ｄｏｏｍ弹性的偏离份额法 显 示 要 素 流 动 有 利 于 工 业 生 产 率 增 长，但 整 体 而 言 贡 献 较 小。张 军 等［１１］通 过 对

１９８０—２００６年我国两位数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分解，发现行业间要素的重置对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干春晖等［１２］认为我国的要素流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中劳动

力流动对产业生产率的增长较为显著，存在结构红利现象，而资本流动却呈现出抑制产业生产率增长的趋

势，出现结构负利。苏振东等［１３］使用动态偏离份额法分析了１９９３—２００８年我国三大产业以及工业内部要

素流动的结构红利现象，其中关于产业的计算结果与干春晖等［１２］的结论基本一致，关于工业的计算结果显

示这一时期的要素流动存在结构负利现象。王鹏等［１４］对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

分解，检验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我国资本和劳动配置在产业间的结构红利现象，发现资本和劳动要素均存在明

显的结构红利现象。尹秀芳［１５］借鉴张军等［１１］的思想分析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我国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间流动的

结构红利现象，发现由劳动力流动带来的重置效应整体为正，存在结构红利现象。
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梳理，可以看到，国内关于要素流动的结构红利研究已比较丰富，大多数研究肯定

了要素流动结构红利现象的存在，但就研究视角来看，单一研究居多，或是从三大产业，或是对某一具体行业

（如工业）进行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仍然较少。在现代经济中，行业发展与社会整体经济密不可

分，因此，在研究中割裂行业与整体经济的联系很容易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的关键时期，考察这一时期我国工业资本要素流动的结构红利现象更应主动结合我国的经济环境，以便从

全局角度更好地把握我国工业资本要素结构红利的最新变化趋势。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贡献所在。

三、研究方法

偏离份额法是分析要素流动是否存在结构红利现象的最常用方法。该方法认为由要素流动引起的产业

或行业生产率变动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分别是产业或行业内部的增长效应（ｗｉｔｈｉｎ－ｇｒｏｗ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要
素流动的静态效应（ｓｔａｔｉｃ　ｓｈｉｆｔ　ｅｆｆｅｃｔ）和动态效应（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ｈｉｆｔ　ｅｆｆｅｃｔ），相关理论框架如下。

假设ＥＬ代表产业或行业某要素的总体生产率水平，当ＥＬ０、Ｔｉ 含有上下标时，上标０和Ｔ分别表示基期

和末期，下标ｉ表示产业或行业的有机构成，一般代表研究文献的分析视角，如一、二、三产业或３１省份工业

等，Ｐｉ 表示各产业或各省市工业要素占总要素的比例。基期和末期产业或行业的要素总体生产率水平可表

示为：

ＥＬ０ ＝Ｙ
０

Ｋ０ ＝∑
ｎ

ｉ＝１

Ｙ０ｉＫ０
ｉ

Ｋ０
ｉＫ０∑

ｎ

ｉ＝１
ＥＬ０ｉＰ０ｉ

ＥＬＴ ＝Ｙ
Ｔ

ＫＴ ＝∑
ｎ

ｉ＝１

ＹＴｉＫＴ
ｉ

ＫＴ
ｉＫＴ∑

ｎ

ｉ＝１
ＥＬＴｉＰＴ

烍

烌

烎
ｉ

（１）

式（１）中的Ｋ 表示资本要素投入，由此可知末期Ｔ与基期０的资本要素生产率之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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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Ｔ－ＥＬ０ ＝∑
ｎ

ｉ＝１

（ＥＬＴｉ －ＥＬ０ｉ）Ｐ０ｉ ＋∑
ｎ

ｉ＝１

（ＰＴｉ －Ｐ０ｉ）ＥＬ０ｉ ＋∑
ｎ

ｉ＝１

（ＥＬＴｉ －ＥＬ０ｉ）（ＰＴｉ －Ｐ０ｉ） （２）

将式（２）左右两端同时除以ＥＬ０ 可得总资本要素的生产率增长率为：

ＥＬＴ－ＥＬ０
ＥＬ０ ＝

∑
ｎ

ｉ＝１

（ＥＬＴｉ －ＥＬ０ｉ）Ｐ０ｉ

ＥＬ０ ＋
∑
ｎ

ｉ＝１

（ＰＴｉ －Ｐ０ｉ）ＥＬ０ｉ

ＥＬ０ ＋
∑
ｎ

ｉ＝１

（ＥＬＴｉ －ＥＬ０ｉ）（ＰＴｉ －Ｐ０ｉ）

ＥＬ０
（３）

式（３）右端第一项为总资本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内部增长效应，它表示在要素份额不变的情况下各产业或

省份工业资本生产率增长对总的资本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第二项为资本要素流动的静态效应，即在初始资

本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向基期较高资本生产率水平的产业或省份工业流动对总资本要素生

产率增长的影响，如果基期资本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或省份工业在末期提高了资本份额，则该项为正，存在结

构红利现象。第三项为资本要素流动的动态效应，表示资本向基期更高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产业或省份工业

流动对总资本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与第二项不同，动态效应同时考虑了要素份额的变化，当末期产业或

省份工业的资本生产率和份额同向变化时（同增或同减），该项符号为正，如果出现末期资本生产率升高而份

额减少或资本生产率降低而份额增加时，该项为负，当总资本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结构效应符号相反时，称该

情况为结构负利。
将式（３）第二项与第三项求和可得要素流动的结构效应对总资本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ＥＬＴ－ＥＬ０
ＥＬ０ ＝

∑
ｎ

ｉ＝１

（ＥＬＴｉ －ＥＬ０ｉ）Ｐ０ｉ

ＥＬ０ ＋
∑
ｎ

ｉ＝１

（ＰＴｉ －Ｐ０ｉ）ＥＬＴｉ

ＥＬ０
（４）

同样可以将式（３）按ｉ进行分类，进而得到各效应中某产业或具体某省份要素流动对总资本要素生产率

增长的影响，以三大产 业 中 第 二 产 业（ｉ＝２）为 例，其 各 个 效 应 对 总 资 本 要 素 生 产 率 增 长 的 影 响 就 分 别 为

（ＥＬＴ２－ＥＬ０２）Ｐ０２
ＥＬ０

、（Ｐ
Ｔ
２－Ｐ０２）ＥＬ０２
ＥＬ０

和
（ＥＬＴ２－ＥＬ０２）（ＰＴ２－Ｐ０２）

ＥＬ０
。

四、中国工业投资的结构红利测算

考虑到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自１９８４年发布以来已经历过四次重要修订，本文在分析工业投资结

构红利时，将结合宏观经济环境分别从三大产业和３１省份的视角进行，其中第二产业中工业比例较高，故第

二产业的要素流动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工业整体的要素流动趋势。

（一）三大产业视角的分析

结合式（３），本文在测算产业间要素流动的结构红利时选取以下数据：
（１）产出数据选取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三大产业的增加值数据，为剔除价格因素影响，以１９７８年为基期使用

分行业增加值指数进行换算，有关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２）投资数据方面，李小平等［１０］选取年末固定资产净值，本文借鉴这一思路使用更能代表生产能力的资

本存量数据，单豪杰［１６］基于永续盘存法对我国和各省份１９５２—２００６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了再估算，本文在此

基础上进行了延伸，以１９７８年 为 基 期 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 全 国 和 省 市 资 本 的 存 量 进 行 估 算。在 得 到１９７８—

２０１５年全国资本存量估算数据的前提下，使用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一、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的比例乘以相应年份的资本存量数据得到当年的三大产业资本存量数据。
在计算三大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过程中，由于官方统计口径常常存在变动，

很难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整个时间段内以统一口径获取，因此，本文根据实际情况在计算过程中分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年和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两个时间段进行。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的产业投资数据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管理渠道

分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数据，数据来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其中缺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三大

产业更新改造数据，故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使用当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数据代替，在得到投资数据的基础上，对投资

数据进行归类并求出产业投资比例，如第一产业的投资比例＝（第一产业基本建设投资＋第一产业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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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的产业投资数据选取按行业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经整理计算而得，数据选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２和表３所示为经计算的第二产业及三大产业资本要素流动的结构效应，表２概括了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

各效应中第二产业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表３显示了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我国三大产业资本流动的环比结

构红利检验结果。从表３可见，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变化整体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７年以后更是连续负增长并

且降幅较大，说明近年来我国资本整体的生产率改善缓慢，资本投入的低效率情况普遍存在。表中均值显

示，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我国的总资本生产率年均增长为－０．３８０５％，其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动态效应和总

结构效应的均值分别为０．８０８７％、－０．０３６０％、－１．１５３２％和－１．１８９２％，可见，这一时期资本流动带来的

结构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当总资本生产率增长和静态效应同为

负时，存在结构红利，其含义为：静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的负增长产生了负影响，即静态效应正向作用于总

图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三大产业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资本生产率增长。从上述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

增长的贡献来看，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和动

态效应对 应 的 贡 献 率 均 值 分 别 为１２３．２０６６％、

－６９．１８７６％和４５．９８１０％，由 此 可 知，１９７９—

２０１５年我国总资本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内部增

长效应和动态效应带来。表中同时计算了各效

应构成中第一、二、三产业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

的贡献，对 应 值 分 别 为７．９７７６％、６５．８３７５％和

２６．１８４９％，显然，资 本 流 动 引 起 的 第 二 产 业 结

构变化对 总 资 本 生 产 率 增 长 的 贡 献 最 大，第 三

产业居中，第一产业影响最小，这一结论也符合

我国三大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历史客观事实（见图１）。
图１显示了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偏离份额法下三大产业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趋势，为方便比较，图中

去掉了２００７年贡献值含有负值的情况。具体来看，第一产业贡献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对１９９７年对总

表２　各效应中第二产业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较上年） ％

年份 静态效应 动态效应 内部增长效应 年份 静态效应 动态效应 内部增长效应

１９７９ －１１２．７７７６ －１６．５５６９　 １８５．２２３３　 １９９８ 　７４．８９７１ 　１．０７７５ －２７．６５２２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３８４２ －６．８９６６ －５４．８１４０　 １９９９　 ３０５．３１２３　 ３２．５０４７ －２８２．７９５１

１９８１　 ２１．４４５６ －０．４９００ －９０．０４６８　 ２０００　 １１９．５２８７　 ２．２４９５ －８６．４４６９

１９８２ －５４．２１２２ －３．１１６０　 ６８．４８７８　 ２００１　 ７６．２１８５　 ０．４１４３ －１５．５０５７

１９８３　 ２５．４３８２　 ０．４８３１　 １６．８０８４　 ２００２ －１１１．８７０７　 ５．５１９０　 １５５．２０９４

１９８４ －１８．０７３９ －１．６８００　 ６１．２３３１　 ２００３ －３８４．０３５０　 ４８．７４３６　 ３５４．０１８３

１９８５ －２５．９７５５ －２．５７８７　 １２３．３２９８　 ２００４ －１３７．３４３４　 １０．８１３３　 １７６．４６４３

１９８６ －６４４．０４０３　 ３７．２４８９　 ５６９．９６２１　 ２００５ －２６５．９３０８　 ２１．３７５２　 ２９３．６５３６

１９８７　 １５７．２８０１ －４．３５８２ －６８．７４１８　 ２００６ －９８．０１３９　 ０．８４６５　 １１４．０９７３

１９８８　 １０６．７３１９　 ０．９８６５　 ３５．３６６１　 ２００７　 １４９．２１９７ －０．３０７２ －２９．４４０８

１９８９　 ３２．９３３０ －０．３０７１　 ３９．６５６７　 ２００８　 ０．０８６４ －０．００２９　 ６３．０２５２

１９９０ －２１１．３５８７　 ５．９７３１　 ３１９．１３１８　 ２００９　 ４３．７６０７ －０．５９１８　 １５．７２３６

１９９１ －３２．２４３２ －３．３５２８　 １２６．８３８７　 ２０１０ －１６０．８０６５　 １７．８６３８　 １８８．０８２２

１９９２ －７０．８５５０ －１３．７６４３　 １８３．２４２７　 ２０１１　 １５２．１７２１　 ９．９３１３ －１０６．０５６５

１９９３ －１７１．５１９０ －２１．２２１３　 ３６９．７３８９　 ２０１２　 ９．２９６４ －０．３６９９　 ５３．７０１４

１９９４ －３７３．８４６６ －３２．３９３２　 ７７８．１０３１　 ２０１３　 ２２．２７３０ －０．６５３４　 ４３．３０８０

１９９５　 ９６２．６５３４　 ２６５．９１２６ －１２５９．７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３６．８４０２ －０．６２４５　 ２９．６７０４

１９９６　 ４２．６６５５　 ０．４１６９ －３２．２９７６　 ２０１５　 ３２．６８４８ －０．７４６９　 ４４．３６３８

１９９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７７９３

　　注：各效应对应的数值为贡献率，贡献率为效应与总生产率增长率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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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５中国三大产业间资本要素流动的结构红利检验（较上年） ％

年份
总资本生
产率增长

内部增长
效应

静态效应 动态效应
总结构

效应
内部增长
效应贡献

静态效应
贡献

动态效应
贡献

第一产业
贡献

第二产业
贡献

第三产业
贡献

１９７９ 　３．７６９６ 　１．４６８６ 　３．８７５８ －１．５７４９ 　２．３０１０ 　３８．９６０１ 　１０２．８１８３ －４１．７７８３ 　１７．７８５２ 　５５．８８８８ 　２６．３２６０

１９８０　 ３．０２０２　 ４．７０１２ －０．６４７１ －１．０３３８ －１．６８０９　 １５５．６５５７ －２１．４２６６ －３４．２２９１ －５０．９４３０　 １３７．６７３６　 １３．２６９５

１９８１　 １．２８１３　 ４．９３３３ －２．９９９６ －０．６５２４ －３．６５２０　 ３８５．０２２３ －２３４．１０６０ －５０．９１６３　 ６２．４４５８ －６９．０９１２　 １０６．６４５４

１９８２　 ４．１１０８　 ６．６３８２ －２．１４４０ －０．３８３５ －２．５２７５　 １６１．４８３６ －５２．１５５２ －９．３２８４　 ４１．３１２８　 １１．１５９５　 ４７．５２７７

１９８３　 ５．３６５３　 １３．７９２７ －５．８５３６ －２．５７３８ －８．４２７４　 ２５７．０７３６ －１０９．１０１４ －４７．９７２２　 １３．８１４９　 ４２．７２９６　 ４３．４５５４

１９８４　 ７．１７１８　 ９．６００６ －２．１１３５ －０．３１５３ －２．４２８８　 １３３．８６６０ －２９．４６９３ －４．３９６７　 １７．４９８０　 ４１．４７９３　 ４１．０２２７

１９８５　 ３．７７２０　 １１．９０８８ －６．４１８３ －１．７１８６ －８．１３６９　 ３１５．７２０５ －１７０．１５７１ －４５．５６３４ －４９．４７５３　 ９４．７７５６　 ５４．６９９７

１９８６ －０．４９３２　 ２．３４６４ －２．１３３７ －０．７０５９ －２．８３９６ －４７５．７７１４　 ４３２．６４１１　 １４３．１３０３　 ２７０．３７６４ －３６．８２９３－１３３．５４７１

１９８７　 １．９７６２　 １．４５８２　 １．０５０６ －０．５３２６　 ０．５１８０　 ７３．７８９１　 ５３．１６１１ －２６．９５０３ －５０．０５０７　 ８４．１８０２　 ６５．８７０５

１９８８　 １．２９９１　 １．６０４５ －０．２２５０ －０．０８０４ －０．３０５４　 １２３．５０９８ －１７．３２２３ －６．１８７６－１０６．４３３０　 １４３．０８４５　 ６３．３４８５

１９８９ －１．１９７１ －０．０５８８ －１．０８１９ －０．０５６５ －１．１３８４　 ４．９０９３　 ９０．３７０９　 ４．７１９９　 ３５．５１４６　 ７２．２８２６ －７．７９７２

１９９０ －０．４４８５ －１．３１５２　 ０．９４６６ －０．０７９８　 ０．８６６７　 ２９３．２５３１ －２１１．０５７２　 １７．８０４２－１２０．０９１５　 １１３．７４６２　 １０６．３４５３

１９９１　 ４．１２８６　 ２．０２３０　 ２．６７０３ －０．５６４６　 ２．１０５７　 ４８．９９８６　 ６４．６７７６ －１３．６７６３ －１４．８７４３　 ９１．２４２７　 ２３．６３１６

１９９２　 ５．５１０７　 ９．２８６０ －２．３１６８ －１．４５８５ －３．７７５３　 １６８．５０８７ －４２．０４１９ －２６．４６６８ －１４．１６７２　 ９８．６２３４　 １５．５４３８

１９９３　 １．８２１０　 ８．４８２３ －４．８１０４ －１．８５０９ －６．６６１３　 ４６５．８０７９ －２６４．１６６０－１０１．６４１９ －６３．９１１７　 １７６．９９８６ －１３．０８６９

１９９４　 ０．６３０４　 ３．７１９６ －２．６７６９ －０．４１２４ －３．０８９２　 ５９０．０４６２ －４２４．６３４８ －６５．４１１４－１８７．８６００　 ３７１．８６３３ －８４．００３３

１９９５ －１．２８４７　 １．８７１６　 １９．７３１４ －２２．８８７７ －３．１５６３ －１４５．６９１８ －１５３５．９３１４　１７８１．６２３３　 ７２．７２０６ －３１．１３５２　 ５８．４１４６

１９９６ －１．８０７７ －１．５８２２ －０．１７５０ －０．０５０５ －０．２２５５　 ８７．５２６１　 ９．６８１９　 ２．７９２０　 ４４．２９１６　 １０．７８４８　 ４４．９２３６

１９９７ －１．５０２７ －１．５０２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６０６１　 ３０．７７９３　 １４．６１４６

１９９８ －３．１７９４ －１．６０６９ －１．４８４４ －０．０８８２ －１．５７２５　 ５０．５４００　 ４６．６８７０　 ２．７７３０　 ２５．４８０６　 ４８．３２２４　 ２６．１９７０

１９９９ －２．３１６４　 ４．１４７７ －５．５２９２ －０．９３５０ －６．４６４１ －１７９．０５９１　 ２３８．６９６４　 ４０．３６２７　 ３１．５６５１　 ５５．０２１８　 １３．４１３１

２０００ －１．３４２９ －０．８３７５ －０．３１３４ －０．１９２０ －０．５０５４　 ６２．３６７８　 ２３．３３５４　 １４．２９６８　 ５３．８７６１　 ３５．３３１３　 １０．７９２６

２００１ －２．１７４８ －１．５１９７ －０．５１２２ －０．１４２８ －０．６５５１　 ６９．８７９８　 ２３．５５３２　 ６．５６７０　 ３１．８１８０　 ６１．１２７１　 ７．０５４９

２００２ －１．９７２７ －４．５０４１　 ２．９８０１ －０．４４８７　 ２．５３１４　 ２２８．３２３９ －１５１．０６８３　 ２２．７４４４　 ３５．９３１７　 ４８．８５７６　 １５．２１０７

２００３ －２．２３４７ －６．５７００　 ５．５３４２ －１．１９８９　 ４．３３５４　 ２９４．００６３ －２４７．６５５０　 ５３．６４８７　 ３６．１９４２　 １８．７２６９　 ４５．０７８９

２００４ －２．８２５３ －４．５９８７　 ２．１０９２ －０．３３５８　 １．７７３４　 １６２．７６６７ －７４．６５３４　 １１．８８６７　 １８．０１０１　 ４９．９３４２　 ３２．０５５８

２００５ －１．７４４０ －４．２９１９　 ２．９７３７ －０．４２５８　 ２．５４７９　 ２４６．０９５０ －１７０．５１２２　 ２４．４１７２　 ３１．８９７３　 ４９．０９８０　 １９．００４７

２００６ －０．４８４２ －０．５４１２　 ０．０５１３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５７０　 １１１．７７０９ －１０．５９３５ －１．１７７４　 １１１．５３３９　 １６．９２９８ －２８．４６３７

２００７　 ０．４４９０　 ０．０７８２　 ０．３７３６ －０．００２９　 ０．３７０７　 １７．４２７１　 ８３．２１４７ －０．６４１８－１３２．５８２３　 １１９．４７１７　 １１３．１１０６

２００８ －３．３９１７ －３．９６８６　 ０．８０１３ －０．２２４４　 ０．５７６９　 １１７．００９４ －２３．６２４９　 ６．６１５４　 １２．６８８８　 ６３．１０８７　 ２４．２０２５

２００９ －５．５４７０ －４．１８１０ －１．２８７１ －０．０７８８ －１．３６５９　 ７５．３７５２　 ２３．２０４６　 １．４２０３　 １０．４９６８　 ５８．８９２６　 ３０．６１０６

２０１０ －３．８２８９ －７．０６５６　 ３．９９６６ －０．７６００　 ３．２３６７　 １８４．５３２６ －１０４．３８０８　 １９．８４８２　 １３．６８０９　 ４５．１３９５　 ４１．１７９７

２０１１ －４．０３７４　 ０．６０８１ －３．８７９２ －０．７６６４ －４．６４５５ －１５．０６１３　 ９６．０８０２　 １８．９８１１　 １１．１４９２　 ５６．０４６９　 ３２．８０３９

２０１２ －４．８９１１ －４．７２０９ －０．１５９２ －０．０１１１ －０．１７０３　 ９６．５１９２　 ３．２５４９　 ０．２２６０　 ７．６９３５　 ６２．６２８０　 ２９．６７８５

２０１３ －４．４８３６ －３．９１１５ －０．５７２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５７２１　 ８７．２３９８　 １２．７６６７ －０．００６５　 ８．１４４４　 ６４．９２７６　 ２６．９２８０

２０１４ －３．７８４７ －３．０１９２ －０．７３２８ －０．０３２７ －０．７６５５　 ７９．７７３７　 １９．３６２２　 ０．８６４１　 ７．７４２７　 ６５．８８６１　 ２６．３７１２

２０１５ －３．４１２８ －２．９５１１ －０．３６２１ －０．０９９６ －０．４６１８　 ８６．４６９４　 １０．６１１２　 ２．９１９４　 ７．２９０６　 ７６．３０１７　 １６．４０７６
求和 －１４．０７９６　 ２９．９２２４ －１．３３３０ －４２．６６９０ －４４．００２０　 ４５５８．６４３７ －２５５９．９３９９　１７０１．２９６２　 ２９５．１７１２　２４３５．９８８２　 ９６８．８４０７
均值 －０．３８０５　 ０．８０８７ －０．０３６０ －１．１５３２ －１．１８９２　 １２３．２０６６ －６９．１８７６　 ４５．９８１０　 ７．９７７６　 ６５．８３７５　 ２６．１８４９

　　注：①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的贡献率为各效应与总生产率增长的比值；②一、二、三产业的贡献率为各效应中对应产业求和
与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比值，衡量了不同产业要素流动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资本生产率增长达到５４．６０６１％的贡献而言，２０１５年只有７．２９０６％，降幅高达６４８．９８８９％；第二产业表现出

明显的上升趋势，相对１９９７年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只有３０．７７９３％的贡献而言，２０１５年高达７６．３０１７％，涨
幅高达１４７．８９９４％；第三 产 业 对 总 资 本 生 产 率 增 长 贡 献 的 变 化 趋 势 较 为 复 杂，１９９７年 处 于 较 低 的 水 平

１４．６１４６％，２００３年 达 到 了 这 一 时 期 的 历 史 最 高 值４５．０７８９％，之 后 出 现 小 幅 下 降，并 于２０１５年 降 至

１６．４０７６％，但就整个过程而言，仍呈上升趋势。
为准确了解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我国三大产业间资本流动所产生的结构效应，同时对当前产业间资本红利有

一个清楚的认识，本文接下来分别从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进行逐一分析。考虑到工业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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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关联，此处同时结合了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中的第二产业进行分析。
首先对内部增长效应进行分析。表３显示，除１９８６、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和２０１１年外，内部增长效应都显著地正

向影响总资本生产率增长，近年来，特别是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间，整体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上。表２中，
第二产业的内部增长效应贡献值在整个时间段内存在较多负值，且多数集中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这很可能是

因为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国内兴起的持续投资浪潮，加之受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导致这一时期

我国工业品出口减少，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进而降低了第二产业的整体生产率水平，但
就其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内部增长效应贡献的表现而言，与表３中内部增长效应相同，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

平且正向影响总资本生产率增长，说明当前第二产业仍是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次对静态效应进行分析。根据表３静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贡献值的符号情况，大体可以将

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划分为四个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其中，第

一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静态效应贡献负值居多，资本流动的结构红利现象不明显，以１９８０年为例，静态效应

为－０．６４７１％说明了最初具有较高资本生产率的产业减少了资本份额，资本流入到了最初具有较低资本生

产率的产业，导致总资产生产率增长的降低；第二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间静态效应贡献值连续为正，存在明显

的结构红利现象，说明这一时期最初具有较高资本生产率的产业吸收了较多的资本；第三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间的静态效应贡献又呈现出负值较多态势，同样说明了最初具有较高资本生产率的产业出现了资本流出，
导致总资本生产率增长下降；而到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第四阶段，静态效应贡献表现出连续为正的情况，说明

这一时期资本在三产业间流动存在明显的结构红利现象，即最初具有较高资本生产率的产业资本份额得到

增加。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产业资本流动的结构红利效应主要出现在１９９６年后并带有明显的

阶段性特征。同时结合 表２中 静 态 效 应 中 的 第 二 产 业 贡 献 趋 势 来 看，与 上 述 四 个 阶 段 的 划 分 大 体 相 似：

１９７９—１９９４年间贡献值正负交替，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间连续为正，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间负值居多，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间

除２０１０年外连续为正，说明２００７年以来静态效应中的第二产业对总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产生了正向贡献。
最后对动态效应进行分析。与静态效应相比，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我国资本流动的动态效应变化较为明显，

以１９９４年为时间分界点，１９７９—１９９４年间的动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整体为负，说明这一时期

具有较高资本生产率增长的产业流入的资本份额降低，而资本生产率增长较慢的产业资本份额反而增加，出
现结构负利现象；１９９４年以后，除２００６和２０１３年外，动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都为正，说明资

本从生产率增长较低的产业流向了生产率增长较高的行业，结合这一时期我国总资本生产率逐渐下降的客

观事实，资本流动的动态效应起到了有效缓解总资本生产率负向增长的作用。从表２中动态效应的第二产

业贡献来看，１９７９—１９９４年间负值居多，说明这一时期动态效应中第二产业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负向贡

献居多；１９９５—２００６年间连续为正，即这一时期动态效应中的第二产业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正向贡

献；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间除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为正值外，其余皆为负值，说明这一时期动态效应中的第二产业对总资

本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持续负向影响。

（二）分省视角的分析

根据式（３），本文选取以下数据进行分析：
（１）产出数据选取１９９３—２０１５年各省份工业增加值数据。时间从１９９３年开始，主要是由于海南省官方

可查的数据直到１９８７年才有记载，重庆市在１９９７年才正式获批，而两者在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最早记载在

１９９３年，故初始时间选择１９９３年。为剔除价格因素影响，本文使用分省第二产业增加值指数以１９９３年为

基期进行换算，在具体处理过程中，为与接下来的投资数据———各省份资本存量对应，将重庆数据合并于四

川数据之中，其初始增加值指数取１９９３年两者增加值指数的算术平均数，初始增加值数据取１９９３年两者增

加值之和。相关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２）资本投入方面，与三大产业分析部分相同，此处使用更能代表生产能力的资本存量数据。单豪杰对

我国各省份的资本存量进行了再估算［１６］，本文以其方法为基础，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各省市资本存量进行了估

算并以１９９３年为基期进行换算。在得到１９９３—２０１５年各省市资本存量数据的基础上，乘以当年各省市工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而得到各省市的工业资本存量数据。相关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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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概括了１９９３—２０１５年我国各省份的工业资本生产率情况。从资本生产率均值水平来看，大于０．４
的省份有黑龙江、安徽、福建、湖南、广西、四川（包含重庆），小于０．４大于０．２的省份有天津、河北、山西、辽

宁、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湖北、广东、海南、贵州、云南、西藏和陕西，小于０．２的省份有北京、内
蒙古、江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分化现象较为明显。表４同时对这一时期各省份工业资本生产率的增

长情况进行了描述，可以看出有２４个省份的工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率出现负增长，其中尤其以内蒙古的下降

形势最为严峻，达到－４．３２７５％，反映了当前我国工业资本生产率的整体下降趋势。综上所述，１９９３—２０１５
年期间我国各省份工业资本生产率体现了不平衡性以及增长率下滑趋势特征，但这也为我国工业资本流动

的结构红利现象创造了前提条件。本文接下来对这一时期我国各省份工业资本流动的结构红利假说进行验

证，以期更为具体地了解工业资本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

表４　１９９３—２０１５年我国各省份工业资本生产率均值情况

省份 生产率均值 增长率均值 省份 生产率均值 增长率均值 省份 生产率均值 增长率均值

北京 ０．１６７５　 ２．１７０２ 浙江 ０．３４７９ －４．１４７５ 海南 ０．３５９０ －０．２２００

天津 ０．２６３０　 ０．３１４２ 安徽 ０．４６８１ －０．２９３０ 四川 ０．４９１１ －０．５７２４

河北 ０．２５７４ －２．１０４１ 福建 ０．５２１９ －２．２４５１ 贵州 ０．３１４５ －１．０２４０

山西 ０．２７６１ －０．７５０５ 江西 ０．１８２８ －２．２６５８ 云南 ０．３０６４ －１．８４９１

内蒙古 ０．１６０６ －４．３２７５ 山东 ０．２８６１ －０．９９０１ 西藏 ０．２７４３　 ３．３５８９

辽宁 ０．３６４９ －０．８５８５ 河南 ０．２６９９ －２．７８７４ 陕西 ０．２５５８ －０．７５３７

吉林 ０．２９１５ －２．８１４１ 湖北 ０．３０９７ －２．１０８２ 甘肃 ０．１６３７　 ０．４８０６

黑龙江 ０．４２００　 １．１５８８ 湖南 ０．５６２７ －１．０９５８ 青海 ０．１６６３ －２．０６６１

上海 ０．２００４　 １．１２７３ 广东 ０．３０９５ －１．９８７６ 宁夏 ０．１７７９ －１．２６９０

江苏 ０．２１２５ －０．５９６６ 广西 ０．４３０２ －３．４１８０ 新疆 ０．１８１２ －２．６０１６

　　注：①经笔者计算整理而得；②四川数据中包含重庆；③增长率单位：百分比。

表５为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我国各省份工业资本要素流动的结构红利假说检验结果。与前文从三大产业角

度分析得到的总资本生产率逐年下降的结论相同，表５显示这一时期我国工业资本生产率增长整体同样呈

负增长趋势，２２年时间里有１５年负增长，年均下降１．２９７７％。从偏离份额法下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和

动态效应对工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来看，内部增长效应仍是其主要来源，年均贡献高达１０４．４２１７％；静
态效应对工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负，年均为－１７．９９６５％，说明工业资本并未朝着最初具有较高生产

率的省份流动，结构红利现象不明显；动态效应对工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正，年均为１３．５７４７％，说明

这一时期资本生产率增长较高的省份工业资本份额得到提高，有效地提高了工业资本整体生产率水平。

下文分别对这一时期的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进行具体分析，详述工业资本在各省份流动

的结构效应对工业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首先观察内部增长效应。从其与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符号关系来看，只有２００１年符号相反，其余年份

均相同，说明在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间内部增长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呈整体稳定且正向影响状态。对

于２００１年符号为负的情况，很可能与２０００年我国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投资重心向中西部倾

斜，导致资本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地区难以迅速转化利用，从而出现地区资本生产率不升反降，内部增长

效应为负的现象。

其次观察静态效应。从整体上看，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我国各省份间工业资本流动的结构红利现象不明显，

２２年时间里只有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和２０１２年出现结构红利，即只有这６年工业资本是朝着最初

资本生产率高的地区流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有关，２１世纪初，我国

推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使政策重心开始向西部倾斜，大量投资流入生产率较低的西部地区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以２００１年为例，西部地区名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增长了１７．５５１１％①。同时，继西部大开发战

略后，我国又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发展的“中部崛起”规划，鼓励和支持中部老工业基地改造以及建设先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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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基地，从而客观上造成了这一时期结构红利现象不明显。

表５　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我国各省份工业资本要素流动的结构红利检验结果（较上年） ％

年份
总资本

生产率增长
内部增长

效应
静态效应 动态效应 总结构效应

内部增长
贡献

静态增长
贡献

动态增长
贡献

１９９４　 １．８８３６　 １．０９１０　 １．４６７８ －０．６７５２　 ０．７９２６　 ５７．９１９５　 ７７．９２４４ －３５．８４３９

１９９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９３７　 ０．３６５８ －０．４５８６ －０．０９２８　 １０４４６．３０００　 ４０７７５．４６１２ －５１１２１．７６１２

１９９６ －０．９７１９ －１．４２７３　 ０．７９２８ －０．３３７４　 ０．４５５４　 １４６．８５５６ －８１．５６５６　 ３４．７１００

１９９７ －１．４２３６ －１．６７５９　 ０．４４３３ －０．１９１１　 ０．２５２３　 １１７．７１９３ －３１．１４１６　 １３．４２２３

１９９８ －１．３６９０ －１．９０２１　 ０．６７７０ －０．１４３９　 ０．５３３１　 １３８．９３９３ －４９．４４８１　 １０．５０８８

１９９９ －６．７７８３ －６．９４５８　 ０．３６１１ －０．１９３５　 ０．１６７５　 １０２．４７１７ －５．３２７０　 ２．８５５３

２０００ －１．５０５５ －１．７０５７　 ０．２６６６ －０．０６６４　 ０．２００２　 １１３．２９５１ －１７．７０８６　 ４．４１３５

２００１　 ０．０９９３ －０．０９６３　 ０．２８３５ －０．０８７９　 ０．１９５６ －９６．９９４６　 ２８５．４９０５ －８８．４９５９

２００２　 ０．６２４９　 ０．６８３９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５９０　 １０９．４４０２ －１．６５５０ －７．７８５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５６３ －１．６５２０ －０．３５０３ －０．０５４１ －０．４０４３　 ８０．３３７８　 １７．０３３５　 ２．６２８７

２００４ －１．２７８０ －０．８０９１ －０．３５９５ －０．１０９５ －０．４６９０　 ６３．３０４８　 ２８．１２５９　 ８．５６９３

２００５ －５．３６１１ －５．４１００　 ０．１８６２ －０．１３７３　 ０．０４８９　 １００．９１２２ －３．４７２８　 ２．５６０６

２００６ －２．１５２３ －２．２０８２　 ０．２２１０ －０．１６５１　 ０．０５５９　 １０２．５９８２ －１０．２６７０　 ７．６６８８

２００７ －０．０１９８ －０．１１６８　 ０．２７３０ －０．１７６１　 ０．０９７０　 ５９０．４０９３ －１３８０．６０３５　 ８９０．１９４２

２００８ －２．６３５２ －２．８６４９　 ０．４４６０ －０．２１６３　 ０．２２９７　 １０８．７１６３ －１６．９２５９　 ８．２０９６

２００９ －０．９８８８ －０．９５１２　 ０．０８４７ －０．１２２３ －０．０３７６　 ９６．１９４３ －８．５６２５　 １２．３６８２

２０１０ －３．２００５ －３．１９９９　 ０．２０６７ －０．２０７３ －０．０００６　 ９９．９８０９ －６．４５７５　 ６．４７６６

２０１１ －２．２６９２ －２．２００１　 ０．０３６１ －０．１０５２ －０．０６９１　 ９６．９５４６ －１．５８８９　 ４．６３４３

２０１２ －１．０６０９ －０．８７７０ －０．１１１３ －０．０７２６ －０．１８３９　 ８２．６６３９　 １０．４９４７　 ６．８４１４

２０１３　 ０．６７０６　 ０．８６５４ －０．１０８８ －０．０８６１ －０．１９４９　 １２９．０６２９ －１６．２２１７ －１２．８４１２

２０１４ －１．００４９ －１．０８５０　 ０．１４６７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８０１　 １０７．９６７５ －１４．６０１１　 ６．６３３６

２０１５　 ２．２４７４　 ２．５８２１ －０．１８０２ －０．１５４４ －０．３３４７　 １１４．８９０５ －８．０１９９ －６．８７０７

均值 －１．２９７７ －１．３５５１　 ０．２３３５ －０．１７６２　 ０．０５７４　 １０４．４２１７ －１７．９９６５　 １３．５７４７

　　注：①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的贡献为各效应与 总 生 产 率 增 长 的 比 值；②计 算 各 效 应 贡 献 均 值 时，为 避 免１９９５年 异 常 值 影
响，使用各效应均值与总生产率增长率之比表示。

最后观察动态效应。与静态效应不同，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工业资本流动的动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

贡献整体为正，２２年时间里只有６年出现结构负利现象，说明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本整体朝着生产率增

长较高的省份流动。结合静态效应政策因素的分析，大量资本流入生产率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必然导致该地区原本较慢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

图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工业资本流动的静态效应（左）

和动态效应（右）

为更形象地描述工业资本流动的结构效应对总资本

生产率增长的影 响，图２以２０１５年 为 例，分 析 了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工业资本流动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图中横轴

代表对应省份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的工业资本份额变化，大于

０表示份额增加，小于０表示份额减少，纵轴分别代表静

态效应的最初生产率水平和动态效应的生产率增长率水

平。由表５可知，２０１５年静态效应为负，说明工业资本份

额并未朝着 最 初（２０１４年）工 业 资 本 生 产 率 高 的 地 区 流

动，结合图２可以看到，２０１４年资本生产率最高的黑龙江

和四川（含重庆）在２０１５年份额变化为负，即原有份额减

少，其中在整个资本生产率较高的省份中以辽宁的份额减少最为严重；同时，２０１４年资本生产率最低的内蒙

古工业资本份额在２０１５年得到增加，其余资本生产率较低的省份如青海、江西、河南和江苏等的份额同样得

到增加，这些地区中又以中西部地区为主，说明政策性因素很可能是导致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工业资本流动未呈

０２１

当代经济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期 ｈｔｔｐ：∥ｊｊｋｘ．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现结构红利现象的主要原因。图２中显示的２０１５年我国工业资本流动动态效应情况，由于纵轴代表着资本

生产率增长率水平，可以看到，最高点甘肃的工业资本份额变化在２０１５年出现负值，即较２０１４年份额下降，

而最低点宁夏的资本份额则得到增加，同样情况还发生在湖北、福建、广西、广东、云南、内蒙古、青海和贵州

等省份，说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我国工业资本整体朝着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地区流动，与表５中结论相符，即

２０１５年工业资本的流动表现出结构负利现象。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偏离份额法分析了资本要素流动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从三大产业

还是从分省视角来看，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只是阶段

性现象。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产业资本流动的结构红利效应主要出现在１９９６年后并带有明显

的阶段性特征。１９７９—２０１５年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主要来源是产业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对总资本生

产率增长率的贡献在整个时间段内负值居多，结构红利现象不明显，但２０１１年以来连续呈现结构红利现象；

动态效应在整个时间段内正值居多；从各效应中一、二、三产业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来看，第二产业

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最大。当从分省视角进行分析时，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主要

来源是内部增长效应；静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负值居多，２２年时间里只有６年出现结构红利

现象；这一时期动态效应对总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正值居多。要提高中国工业投资效率，发挥其在产业

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必须高度重视资本要素在三大产业间和区域间的合理配置，挖掘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结

构红利，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打破产业进入和退出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充分流动。要素流动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市

场自然演化的结果，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导致资源从低效率产业或部门向高效率产业或部门转移；二是

非市场力量。本文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各省份间工业资本要素流动可能受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更大，还存在优

化配置的空间。因此，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工业资本转移成本，打破

产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拆除抑制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实现工业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各省市之间的有

效配置，实现与生产率增长的良性互动。
第二，促进工业资本合理流动，避免“结构负利”现象的出现。本文研究表明，工业资本出现阶段性“结构

负利”现象，意味着资本在某一阶段是在从高生产率的产业或省份向低生产率的产业或省份流动。因而政府

应该将促进工业资本流动和转移作为重要抓手，在政策层面上科学合理地引导工业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空间

转移（省份间流动）和产业间（三大产业之间）流动，以保障工业资本能够实现迅速有效的转移。
第三，利用工业内部的生产率差异，提高整体工业生产率水平。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存在，会通过创造

性破坏过程，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据估计，在美国，通过行业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这种创

造性破坏机制，对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度达３０％～５０％。此外，有研究表明，中国部门内企业之间

生产率差异十分巨大，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３０％～５０％。这两个数字十分巧合，

意味着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获得行业内部生产率差异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１７］。因此，中国在利

用工业内部生产率差异，提高生产率水平方面仍有很大潜力可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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